
第一章 留在京城不走了 

「娘親娘親！您快看，大將軍好威風呀！」 

「楚小將軍真有當年老將軍的風采！」 

「說起楚老將軍，自從他戰死沙場，楚將軍與小將軍接起了擔子，據說打得比老

將軍還勇猛。」 

眾人邊說邊順著隊伍遙遙看向最前方，為首二人騎著赤血寶馬看不清面容，但憑

著馬上那挺拔身姿就知曉氣質非凡，正是小將軍楚昭與他的叔父楚修楷。 

楚昭自小從軍，生得高大威武，歷經戰場的凌厲眼神稍一飄來便壓得人喘不過氣。

他騎於高馬之上，一身盔甲氣勢非凡，高高束起的長髮與微微皺著的眉更襯得他

有些不好惹。 

茶樓之上，兩位姑娘相對而坐。 

右側的姑娘一身鵝黃襦裙，臂間搭著繡著芍藥的披帛，五官精緻眼神溫和，似乎

只要輕輕喚她一聲，便會聽見她用軟糯的聲音笑著應好。 

她們坐於窗邊，喝著上好的碧螺春，目光遙遙看著樓下威風凜凜的將士們。 

「樂寧快看，楚小將軍竟生得這般俊朗。」 

楚家人都生得不錯，楚昭也不例外，即便因為常年在軍營中皮膚黑了些，但一眼

望去，一是被他肅殺的氣勢吸引，再便是驚訝於他眉目深邃、正氣凜然的俊容。 

鵝黃襦裙的姑娘生了一雙動人的杏眼，聽見好友姚書晴的話之後櫻桃唇微彎，輕

笑答道：「的確。」 

那聲音像含了蜜似的，讓姚書晴狐疑的看了過去，「怎的？妳認識楚小將軍？」 

若不是認識，樂寧的語氣怎會這般熟稔？但是據說楚小將軍一直隨叔父從軍，這

應當是第一次在京城露面才是。 

崔樂寧彎眸笑了一下，鬢上步搖墜著的玉珠稍微晃了晃，襯得女子的雪膚凝脂讓

人移不開眼。 

「妳不是一直好奇自關外給我寫信的人是誰嗎？」 

姚書晴訝異的瞪大了眼，又看了隊伍前方冷峻的小將軍，「妳心心念念、時不時

盼著的人竟是楚小將軍？」 

崔樂寧略微不自在的端茶抿了一口，微紅了臉細聲答道：「哪有心心念念……」 

姚書晴揶揄看了一眼，打趣的眼神讓崔樂寧都不好意思與她對視。 

「也不知是誰看了信後面紅耳赤，那笑都要溺死人了。」 

崔樂寧別開眼，閃躲的目光一飄，落到正緩緩而來出奇惹眼的那人身上。 

自幼時一別，除了楚昭每兩年與叔父回京與聖上覆命之外，他們只有書信往來，

多年一直沒有斷過聯繫。 

他會說些軍營的趣事給她聽，又或是和某位將軍比試又贏了要她誇誇他，也會偶

爾寄些自己做的小木偶給她，只是這兩年邊境打仗，他們的信從每三月一封變成

大半年一封。 

她總是讓他保護好自己不要受傷，他信裡應著，卻從來不提自己有沒有受傷。 

好在近半年來的一封書信裡說，離勝利的日子不遠了，待這次戰勝歸京他們就能



見面。 

自收到那封信起，她一直關注著邊境戰事，想了無數種他們重逢的情景。 

崔樂寧看他看得出神，只覺得他哪哪都好，還是聖上親封的最年輕的將軍呢。 

可是片刻之後她的目光緩緩垂下，帶著些許失落。 

多年過去，他們需要時間重新認識，如今他那樣惹眼，也不知多少貴女小姐要湊

上去呢，她……也要如她們那樣爭搶嗎？ 

他風光無限的凱旋而歸，無數人的目光帶著崇敬目送他一步步踏入京城，而她坐

於茶樓之上，好像只是萬萬人裡的一個而已。 

她印象裡的楚小將軍，還是幼時學著大人的樣子板著一張凶臉護在她面前的模樣。 

幼時，男孩們不懂事總是淘氣惹人煩，周圍的少爺們都愛逗弄她，氣得她漲紅了

小臉，噙著淚回去找娘親。幾回之後她便不大愛跟他們玩，每次玩耍時都蔫蔫坐

在一旁，只願那幾個男孩別再注意到她。 

可男孩們頑劣才不管她的害怕，又笑嘻嘻地捉著蟲子追上去嚇她，她當時嚇得腿

軟又喚不出聲，只捂住眼睛縮在牆角。 

「不能欺負小姑娘。」 

在她最恐懼無措的時候忽地聽見一個聲音，她猶豫地睜開眼睛，只見一個男孩擋

在她的身前，比他們都高出半個腦袋，皮膚黑黑的，板著一張凶臉，其他男孩被

嚇得不輕，丟了蟲子悻悻作罷。 

男孩一本正經地轉過身，揉揉她梳了兩個揪揪的腦袋牽著她把她送回府。 

「我叫楚昭，以後是要當大將軍的人，有我在沒人敢欺負妳。」 

那時候的楚昭小大人似的保證著，她淚眼汪汪感動地點了頭。 

「……樂寧、樂寧妳在想什麼啊，叫妳半天都不理我。」 

崔樂寧回過神，朝好友抱歉一笑，軟聲好脾氣的道歉，「對不起嘛，妳方才說什

麼？」 

姚書晴沒好氣的瞥她一眼，耐心重複道：「我說，妳眼光挺好，若是讓人知曉妳

與小將軍書信往來多年，也不知曉有多少姑娘眼熱呢。」 

看著對面茶樓面色羞紅的幾位貴女，可想而知楚昭這一朝歸京，肯定要惹得許多

姑娘芳心暗許。 

杏眼的姑娘輕輕抿了笑，楚昭正好率隊走到她們的樓下，她垂眸看著馬上的楚昭，

陽光落在盔甲上，看得那雙杏眼微微瞇起。 

就在他從崔樂寧眼前路過時，不知道是不是心有所感，少年冷峻的一張臉微微抬

起，恰好看進姑娘帶著些許失落的杏眸之中。 

皮膚黑黑的小將軍愣了愣，盯著她看了片刻竟笑了一下，俊朗得讓人移不開眼。 

周圍許多低低的呼聲，可崔樂寧絲毫不察，她在楚昭帶著少年人的笑意下倏然紅

了臉，隨後下意識彎了眸。 

他是認出她了嗎？ 

眼底的失落瞬間消散，她察覺到不少羨慕的目光落到她的身上。 

不知為何，崔樂寧忽然想起幼時那句玩笑話—— 



「等我當上將軍就回來娶妳。」 

她已及笄，三姊已在挑選夫婿，她想起婚事二字卻下意識的想到楚昭。 

崔樂寧倏然面色羞紅，粉嫩紅霞飄上臉頰，她忽然側了眸與姚書晴笑道：「我也

覺得我眼光好極了，畢竟……這是我兒時給自己選的夫君。」 

姚書晴與她來往數年，從未聽過這個事，聞言也不看樓下的將士們了，拉著崔樂

寧要聽他們幼年的事。 

另一邊，楚昭仰頭看著茶樓上的姑娘，只一眼便令人驚豔得心中湧上陌生的悸動。

若只是美麗動人他興許就讚歎一番，偏偏他看見姑娘髮髻上與其他步搖金釵不搭

的那根木簪。 

是他親手做的。 

兒時她便是附近小少爺們偷偷喜歡的姑娘，如今似乎比以前更美了些。 

多年久別重逢，可他如今領著將士們要去覆命，並不能為她停留。 

他深深看了她幾眼，彎著唇收回目光。 

無數人在迎接打勝仗而歸的楚小將軍，而她，只是在接楚昭這個人。 

接下來的路，所有人明顯感覺得到楚小將軍愉悅的心情。 

 

 

崔樂寧回到府中時夕陽已落下。 

崔府的門庭頗高，花園佈置得處處透著詩意，沿廊掛著許多字畫，不難看出是書

香世家的府邸。 

距晚飯時間還有一小會兒，崔樂寧趕緊快步趕去，髮簪上的墜子在耳畔叮鈴鈴的

響，自然也沒注意到府中下人今日特別的安靜。 

「小姐回來了？」她的貼身丫鬟竹桃也從府內快步而來，瞧見自家小姐後鬆了一

口氣，趕緊行了個禮，「夫人讓您快些過去，再晚些夫人就攔不住老爺了！」 

崔樂寧皺了皺那雙彎眉，扶著她的手，腳步又加快了些，「發生什麼事了？」 

「是二少爺回來了！」 

隨著走動，挽在臂間的披帛頓了頓，隨後伴隨著姑娘驚喜歡快的聲音再次飛揚起

來—— 

「二哥居然回來了！」 

 

「憑什麼轉去做文官？我辛辛苦苦當上的校尉您說放棄就放棄，那是我辛辛苦苦

在戰場上殺出來的！」崔子朗嘶吼著，雙目通紅被他大哥攔著拉開。 

大廳裡一片混亂，崔夫人與崔樂宛勸著崔松良，他黑了一張臉顯然氣得不輕。 

「二哥哥！」 

崔樂寧到時便是這副場景，她愣了一下，隨後擔憂的提著裙子跑到崔子朗的身旁。 

清軟的聲音讓眾人瞬間安靜下來，不知為何同時鬆了一口氣。 

崔子庭見妹妹過來，下意識鬆開了崔子朗。 

崔樂寧跑到崔子朗身旁扯扯他的衣襬，乖巧的仰著一張動人的小臉軟聲喚他，「二



哥哥何時回來的？」 

崔子朗此刻眼裡猩紅未散，低頭抹了一把眼睛，隨後沙啞著嗓子朝她哼笑了一聲，

「去哪玩了這時候才回來。」 

崔樂寧杏眼圓睜，軟著聲調道：「怎的不提前告訴我一聲？」 

崔子朗瞟了父親一眼，扯扯嘴角揉了揉她的髮頂，「提前告訴妳有什麼用，反正

這個家也不歡迎我。」 

那語氣惡劣得讓崔松良往前一步又要說他，可崔樂寧擋在自家哥哥面前，可憐巴

巴的看著他喚了句爹爹。 

崔松良最心疼這個小女兒，瞧見她如小時候那般維護二兒子，不由得心裡有些堵。 

他氣得別開了眼，悶聲道：「也不傳個信誰知道你回來了。」 

方才兒子嘶吼說身上的官職是出生入死得來的，他也忍不住心疼，但崔松良不是

那種會服軟的人，他看著眼前這一大桌子的菜，硬聲說道：「回來就鬧像什麼話，

坐下用飯吧。」 

剛吵過一場，崔子朗氣都氣飽了，拉著崔樂寧就往外走，「你們吃吧，我帶寧寧

出去吃。」 

剛軟化些的崔松良又黑了臉，看著兄妹倆的背影低罵了句，「混帳！」 

雖然二哥氣鼓鼓的，看著凶但是勁不大，崔樂寧還能回頭給家人們一個安心的眼

神。 

剛走到沿廊，崔子朗的腳步就慢了下來。 

崔樂寧拉緊自己險些掉了一邊的披帛，側了腦袋看著二哥哥繃緊的臉，「方才聽

見二哥哥說，二哥哥已經是校尉了？」 

她知道二哥哥心情不好，雖然爹爹是因為擔心才想讓哥哥棄武從文，但爹爹凶巴

巴的老是不願意說軟話，所以沒有理由讓二哥哥不生爹爹的氣。 

提到這個，崔子朗的面容緩和了不少，他習慣性的又將妹妹的頭髮揉亂，志得意

滿的笑了一聲，「是啊怎麼樣，二哥哥厲不厲害！」 

梳得漂亮的髮髻被他揉亂，崔樂寧圓圓的杏眼瞪了他一眼，「厲害是真的厲害，

就是太討人厭了！」 

崔子朗挑眉一笑，認認真真上下打量了她一眼，「咱們寧寧如今都這樣美了？」 

他走時她才剛剛長開，如今已出落得越發窈窕，也不知道多少人想當他妹夫。 

「從前不美嗎？」 

她圓溜溜的杏眼瞇了瞇，崔子朗一噎趕緊搖搖頭，「咱寧寧自小美到大，附近那

些臭小子們老喜歡找妳玩。」他背地裡嚇走了好幾次。 

崔樂寧沒好氣的瞥他一眼，隨後扯著自家二哥的袖子晃了晃，「那咱們倆去哪吃

呀，你走的這些年京城沒什麼變化，不然就在府裡吃算了？」她到底還是希望一

家人和和美美的，試探著輕聲開口。 

崔子朗笑意一頓，又變成面無表情，他何嘗不想安靜和家人吃一頓飯，可父親要

他捨棄拚死得來的官職，他不可能低頭。 

他冷硬的面色讓崔樂寧在心中歎了聲氣，重新揚了個輕笑，扯著他的衣袖往外走，



「忽然想起來有家酒樓的味道還不錯，勉為其難帶咱們守家衛國的大英雄去嘗一

嘗吧。」 

崔子朗心間微暖，隨著她走了兩步，只是怨懟依舊未退。 

崔樂寧敏感的察覺到，但並未開口，深知自己若是說太多會適得其反。 

兄妹倆不緊不慢的往門口走，不一會就踏出了崔府的門檻。 

崔子朗的步子忽的一頓，眉頭皺起歎著氣停了下來。 

離家數年，他是真的想念家人，否則也不會趁這機會回京。 

男子面色冷肅，真有了幾分經歷戰場的肅殺之意。 

崔樂寧掀眸瞧了自家二哥哥一眼，心中一頓，隨後泛上些心疼。 

「怎麼不走了？再晚酒樓都要沒位置了。」她故作不解的眨眨眼，杏眸映著周圍

的光。 

崔子朗默了默，心忽然平靜了些，拉著崔樂寧在府門前的臺階上坐了下來。 

崔樂寧下意識有些抗拒，坐在太傅府門前自然會惹得許多關注，且這不合規矩。 

但崔子朗一坐下就渾身低落不發一言，她抿了抿唇，壓著裙襬在二哥哥身旁坐下。 

崔子朗終於憋不住開了口，「本以為聖上親封的校尉會讓父親覺得我是對的，沒

想到他依舊那樣死板，憑什麼書香世家就不能從軍，憑什麼是崔家人一定要當文

官！他不知道這些年我有多辛苦多努力，就是為了證明給他看我可以。 

「我興高采烈回到家，本以為一家人都會為我高興，可一回來就是吵，吵吵吵！

乾脆以後我都不回來了！這些年每個夜裡我都在想家人，可父親一點也不想我。

說不定我是撿來的孩子吧，不然從小到大父親為何總是看我不順眼？」 

崔樂寧聽著又心疼又難受，可這些話彷彿讓他方才那身戰場血氣都消失了，還是

從前因為頑劣被爹爹追著動家法的二哥哥。 

她歎了口氣，抱住他的一邊胳膊，「爹爹沒有不關心你，他常常跟我們提起你的，

雖是冷硬的語氣，但能聽出來他在念著二哥哥，戰場很危險，連我都懂的道理爹

爹自然比我更清楚，我們都很擔心你。你想要去證明自己，想要帶兵打仗成為大

英雄，可爹娘只想要你平平安安。」 

崔樂寧的聲音又輕又柔，將崔子朗心上那股氣抹掉了不少，但想起方才吵的架，

他悶聲別開了頭，兄妹倆沉默下來。 

直到府門前經過許多輛華貴馬車，崔樂寧才晃晃他的手，軟聲道：「哎呀酒樓好

像都沒位置了，我們只能勉為其難回府吃啦。來二哥哥，咱們吃晚飯去。」 

她站起來拍拍裙子，見崔子朗沒動，心中偷笑一聲彎腰拉起自家哥哥的一條胳膊，

「哎呀好重啊，寧寧抬不動二哥哥怎麼辦呀，二哥哥能自己出點力氣嘛。」 

崔子朗沒繃住噗嗤一笑，抿唇站起來揉著她已經亂掉的髮頂，「嘖，那小爺我就

勉為其難跟妳回去吧。」 

之後的晚飯用得很是沉默，好在只是父子倆單方面鬧僵，崔樂寧和娘親大哥大嫂

還有三姊姊都在關心崔子朗，不時問他軍中的生活。 

雖然崔松良冷臉用著飯不發一言，但聽見崔子朗受傷時，崔樂寧瞧見他皺眉了。 

她給崔子朗夾了根大雞腿，默默在心中歎氣，看來她沒時間去找楚昭了，得抓緊



時間修復爹爹和二哥哥的關係。 

 

第二日，好不容易回家的崔子朗起得很遲，剛用完早飯崔樂寧便來了。 

「二哥哥起得太遲了些，若不是今日爹爹去上朝，定是要說你的。」 

今日沒有出門的打算，崔樂寧便穿了條梅染色齊胸襦裙，裙襬繡著向上延伸的梅

花，髮髻隨意用幾根簪子簪起來，看著簡單又靈動。 

「隨他說，小爺我好不容易回家，還不讓人休息休息了。」崔子朗悠哉悠哉伸了

個懶腰，絲毫不慌。 

兄妹倆隨口聊了幾句，有下人來報，「隔壁的楚小將軍登門拜訪，夫人讓兩位主

子趕緊去呢。」 

崔樂寧愣了一下，隨後起身輕笑應著好。 

她早就想好了，待楚昭回來後去尋他，沒想到二哥哥也回來了。她擔憂爹爹與二

哥哥又吵起來，本想著過幾日再找機會與他見一面，沒想到楚昭竟來尋她了。 

崔樂寧帶著說不上來的心喜正要走，身旁的崔子朗忽然拍掌笑了一聲，拉著她便

走，「阿昭定是來尋我的，走走走，寧寧，我帶妳看看楚小將軍。」 

崔樂寧聞言輕啟了唇，眨了眨眼有些茫然的跟上自家哥哥。 

 

崔府正堂，崔夫人讓丫鬟們趕緊上茶，一邊招呼著讓楚昭快坐下。 

「楚小將軍如今可是景朝的大英雄，怎的不在家多休息幾日？」崔夫人溫柔的笑

著，帶著些長輩的慈愛。 

楚昭揮揮手，身後的下人將帶來的禮物呈上。 

崔夫人有些不贊同的拒絕，「小將軍來便是，禮物就帶回去吧。」 

「夫人不必客氣，如幼時那般喚我阿昭便好。」楚昭家中女性長輩都早早過世，

他沒有這方面的相處經驗，只能有些拘謹的坐著，一張繃著的臉略微有些不自在。

他幼時來崔府找樂寧時見過崔夫人幾面，對他來說這是長輩，喚句小將軍便顯得

有些生疏了。 

下人端茶上來，眼前有些凶相的孩子拘謹的低頭喝茶，崔夫人瞧著笑了一下。她

知曉楚昭與她家兩個孩子都有關係，與寧寧是自小相識，與子朗是在軍中時關係

不錯。 

「一轉眼阿昭竟當上將軍了，真是很厲害。」崔夫人笑著誇了一句，隨後又繼續

問：「今日阿昭來是找……」 

「自然是來找我的！」 

崔夫人話還沒說完，崔子朗便拉著有些懵的妹妹跨入正堂，樂呵呵的話音落下後，

正堂內其餘三人忽的沉默了片刻。 

堂上那人一身黑色衣袍，玉冠將長髮高高束起，面色冷肅眸光凌厲，若是帶一把

佩刀便讓人更不敢惹了。 

可是崔樂寧一瞧見那凶巴巴的模樣，倏然眼裡多了幾分熟稔的笑，杏眼彎彎，讓

人瞧著心中生喜。 



那面色冷峻的男子見了，唇邊下意識勾了一抹笑。 

「哎！不過一日不見，怎的見了我這麼高興？」崔子朗看見好友的笑愣了一下，

隨後跑過去搭了楚昭的肩，一臉驕傲的向母親與妹妹介紹道：「這是我好兄弟，

也是大名鼎鼎的楚小將軍。」 

崔樂寧聽了笑意更甚，含笑看了一眼自家哥哥，她竟不知曉哥哥與楚昭居然成了

朋友。 

見崔夫人也是一副笑而不語的樣子，崔子朗大剌剌的笑意一頓，總覺得母親與妹

妹的反應有些不對勁，「怎麼了？妳們怎麼這般反應，這可是楚小將軍！」 

楚昭有些無奈的扒開肩上的手，看向崔樂寧時眸色柔了下來，低聲喚了句，「樂

寧。」 

崔樂寧彎了唇，稍稍點頭算是見了禮。 

被拍開手的崔子朗愣在原地，看看妹妹看看楚昭，半晌憋出一句，「你做什麼喚

得如此親暱？」 

這楚昭有個小媳婦呢，怎麼能如此親暱的喚他妹妹，真是不要臉！ 

可崔子朗的話剛說出口就被崔夫人拍了一下，他無辜的瞪大眼，又被崔夫人瞪了

回去。 

拍拍傻兒子之後，崔夫人含笑對兩人道：「最近花開得不錯，寧寧帶阿昭去逛逛

吧。」 

顯然是讓兩人出去敘舊。 

崔樂寧與楚昭遙遙對視一眼，她軟聲應了句好，隨後與楚昭並肩走了。 

 

崔府花園正值花期，也正如崔夫人所說，花園裡的花奼紫嫣紅很是好看。 

兩人並肩緩緩而行，一人身著梅色的襦裙溫順嫻靜，一人身著黑袍顯得不近人情。 

「昨日歸京時我見到妳了……」楚昭斂了眉，眼角餘光看著她裙襬上的梅。 

崔樂寧微彎了眉，可一抬眸看他還是面無表情的臉，笑意頓了頓。 

還是生疏了啊…… 

她的情緒低落了些，本斟酌著欲答，忽然瞧見那張臉上浮現出她熟悉的笑。 

楚昭不再收斂，露出了他的大白牙朝她笑道：「很高興妳能去。」 

少年稚嗓已變，故作冷肅時低沉又硬邦邦的，但他只要不繃著，聲音帶上活力就

像那些調皮的小公子一樣。 

他們兩三年沒有見面，方才從正堂走來的一路略微有些沉默，可他一開口，一看

見他笑起來的酒窩，那些不自在就如過眼雲煙一般消失不見。 

崔樂寧聞言彎了眼，仰頭看著他打趣道：「嚇死我了，我以為你真變成那樣冷硬

的將軍大人了。」 

楚昭笑了一聲撓撓頭，酒窩若隱若現，比裝模作樣時多了好些少年氣，「昨日這

麼多人看著呢，總要顯得有氣勢一些。」 

崔樂寧看著他笑意不止，無論見過多少次，總覺得他這兩副模樣太過憨了些。 

「確實很有氣勢，昨日險些被你唬住了。」她笑著說完，頓了頓又側眸看著他道：



「不過我以為這麼久沒見，你會認不出我。」 

楚昭咧著牙笑，「怎麼會，雖然妳變得更好看了，但是妳昨日戴著木簪呢，我親

手做的怎麼可能認不出來。」 

看著他有些驕傲的笑，崔樂寧眸子彎了彎，「是是是，小將軍親手做的木簪呢，

是我的榮幸。」 

聽她笑著誇自己，楚昭心裡湧上一股說不上的情緒，樂得笑了一下，片刻後他收

斂起笑，認真的朝她道：「方才說的都是真心實意的話，很高興昨天能看見妳。」 

他們楚家只剩下他與叔父，京城沒有等他的人，昨日那茫茫人海裡，只有她是在

等他歸京的人。 

他忽的如此認真，崔樂寧愣了一下，隨後輕笑道：「昨日這麼多人都去了，我豈

能錯過這個湊熱鬧的機會？況且——」 

她拖長了聲音，楚昭心中莫名有些緊張，黑眸直直的看著她，「況且什麼？」 

再見她已及笄，她變得更美了，是他不敢久看的美。忙著征戰兩年多，書信往來

也比從前少，在見到她之前他從未擔憂過兩人會生疏，見到她之後卻沒來由的多

了一絲慌張。 

「況且信裡不是說好了嗎，待你凱旋而歸我定會去看的。」 

她笑眼彎彎，說著還踮了踮腳，結果發現如今少年已比她高了太多，她一瞬間抿

了唇，抬手比了比身高後軟聲抱怨道：「你怎的又高了這麼多。」 

帶著馨香的姑娘傾身至眼前，楚昭恍了片刻神，隨後抬手將她的髮簪扶正，「隨

我每日在軍營跑三圈，妳也能長高。」 

她今日戴的是碧玉簪，嗯，沒有他做的好看。 

楚昭挑剔的點評了一番，不經意低眸，便瞧見她似嫌棄的瞧了一眼自己。 

他挑了眉，「怎麼？」 

她抬手指指他的手，「我可不要這麼黑。」 

她蹙眉並無嫌棄他的意思，只是她一個姑娘家若是曬黑成這個模樣，自己都會嫌

棄。 

楚昭擰了眉，舉起手翻來覆去看了看，「也沒有很黑吧……」 

日日在軍營訓練，曬黑是必然，不過楚昭的黑並不影響他的俊朗，反而讓人覺得

他的氣勢更硬朗。 

她眸間閃過一絲笑，隨後將自己的手湊到他的手旁邊，「瞧。」 

姑娘肌膚白皙，在陽光下更是瓷白，與他麥色的手一比更顯得她白了。 

楚昭眉頭一挑，訕訕將自己的手背到身後，「……妳是姑娘家。」 

崔樂寧噗嗤笑出聲來。 

兩人並肩笑著閒逛，遇到特別美的花她就停下來，給他介紹說是家裡人或是她自

己種的，他會很有眼色的誇上兩句。 

過了片刻，崔樂寧忽然道：「你這次回來要待多久啊？」 

從前總是待上兩天就走，這次邊境戰事暫歇，應該可以……待久一些吧。 

楚昭回眸看她，目光微凝，隨後笑了一下，「沒有戰事的話，就留在京城了。」 



周邊幾個國家就數康國最狡猾，時不時來邊境試探，這回被打服了應該能安定幾

年。 

崔樂寧正撫著花，烏黑長髮從肩頭滑落，聞言驚訝的抬眸，眼底有著幾分意外與

喜意。 

「不走了嗎？」 

楚昭微微彎了腰靠近，抿唇笑著酒窩若隱若現，「不走了，一直在這保護樂寧。」 

他眼裡滿是笑，還有少年的意氣飛揚。 

崔樂寧自然也是歡喜的，畢竟戰場發生的事無可預料，若可以，她也想自己在意

的人都平平安安，而且不知為何，想著他以後留在京城，她就不住的歡喜。 

她半蹲著身，抬著眸眉眼彎彎，眼前的黑衣男子笑得肆意，也傾身含笑與她對視。 

等崔樂寧送楚昭走了之後，一回去就撞見滿眼怨色的崔子朗，看著「凶神惡煞」

的二哥哥，她愣了一下訕笑著後退，「二哥哥怎麼了呀。」 

崔子朗沒好氣的瞪她一眼，「妳說怎麼了，妳居然和楚昭認識！妳知道他私底下

叫妳什麼嗎？」 

他比崔樂寧大幾歲，寧寧和楚昭認識的時候他在學堂，偶爾回來也沒興趣知道妹

妹和什麼小屁孩玩，自然也不知道楚昭居然和妹妹認識。 

崔樂寧有些心虛的垂著頭，可憐巴巴的，但是一聽他的話，又好奇的抬起頭看向

他，「他私底下叫我什麼？」難道楚昭還和其他人提過她嗎？ 

崔子朗咬了咬牙沒說，瞪她好幾眼轉身就走。 

叫她什麼？叫她小媳婦。 

他和楚昭是很多年前收信認識的，每次去領信都有他們，楚昭每次看完信都樂呵

呵的，和平日板著臉的模樣完全不同。 

崔子朗看著好奇，便問是誰給他寄的，楚昭咧著一口大白牙驕傲的說，是他仙女

似的小媳婦。 

那時候他還打趣呢，說他也有個妹妹，長得可好看了，京城就沒幾個能比得上她

的。 

結果那小子完全不上心，還皺眉認真反駁，說他的小仙女媳婦才是最好看的。 

那時候他還不屑反駁，心裡想著，自家妹妹可是太傅之女，身分高貴還長得美，

多少小公子暗暗傾慕呢。 

沒想到啊，到頭來竟是同一個人，居然敢拐他的妹妹！ 

崔子朗氣得牙癢，想著下次見楚昭定要揍他一頓。 

見二哥哥走了，崔樂寧哎了一聲，趕緊追上去，「楚昭說什麼了呀，快告訴我嘛。」 

「不是自幼認識嗎，有本事妳問他去。」 

「二哥哥——」 

「不說不說！」 

 


